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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狂飙》以过去、现在的时间线为经，在罪案悬疑谜题抛出时戛然而止，剧情十分紧凑；以人性的复杂

为纬，从真实生活中塑造典型人物。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分析《狂飙》通过作品与历史社会环境的互

动完成对观众“先在经验”的召唤与“文学的历史性”的建设，利用对主角安欣的塑造达成观众的“定

向期待”，而在真实、立体的正反人物塑造上又达成观众的“创新期待”，在人物互相纠葛的命运沉浮

以及多元复杂的人性张力之间折射该剧“召唤结构”在丰富的情感叙事完成体验建构。多维度的叙事创

新造就该剧成为开年大剧中现象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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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ime line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Knockout ends abruptly when the crime 
mystery puzzle is thrown out, and the plot is very compact; taking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as the latitude, shape typical characters from re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
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nockout between the work 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o complete the call of the audience’s “prior exper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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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The “directional expectation” of the audience is achieved by the shaping of the prota-
gonist An Xin, and the “innovative expectation” of the audience is achieved in the real and three- 
dimension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characterization.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characters’ entan-
gled fates and the complex tension of human nature reflect the “calling structure” of the play in the 
rich emotional narrative to complete the experience construction. The multi-dimensional narra-
tive innovation has made the play a phenomenon-level work in the opening year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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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接受美学”这一概念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提出，后经姚斯和

伊塞尔的共同发展，该理论成为了影响十分深远的“接受美学流派”[1]。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读者接受

出发研究文艺作品，它赋予读者以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作品的开放性接受过程，即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经

验。文本只有在被阅读时才会被唤醒生命，而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作品的意义是文本和读者

相互作用的结果[2]。接受美学的提出将文艺研究的视阈从以作者和作品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开

拓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新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后，接受美学的思想逐步从文学理论蔓延至各种哲学社会

思潮，作品亦从文学语境逐渐进入影视作品研究语境。王锺陵认为，接受美学有三个重要的概念：文学

的历史性、期待视野、文学演变[3]。 
影视剧《狂飙》播出后大受观众(读者)好评，其重要原因正是姚斯讲到的期待结构问题，即《狂飙》

既符合读者的“定向期待”，又超越了读者的“定向期待”，造成了“审美距离”的变化。《狂飙》不

仅融合刑侦剧中悬疑推理元素，还融合官场剧中的反腐元素，多元素的叠加增添了整部剧的悬疑感和紧

张感，能够成功调动观众持续观看的积极性，同时又能在正反两派人物的一次次冲突、选择中传递一种

坚定的价值观：邪不压正，弘扬正义。在叙事结构上以“三幕式”的时空穿插结构架接起分别发生在 2000
年“黄翠翠命案”、2006 年的“莽村拆迁案”、2021 年的“扫黑除恶”案，三个单元相对独立但又互相

纠葛，揭开总共长达二十年的时代变革与人性沉浮。它一经播出便大受观众好评，本研究希望利用接受

美学理论深度分析《狂飙》获得成功的原因，以达到为相关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与研究贡献理论增量的

目的。 

2. 空间搭建符合“先在经验” 

在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中，最根本的概念便是“文学的历史性”，他在 1967 年的《文学史作为向文

学理论的挑战》中宣称“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在于一种事后建立的‘文学事实’的编组，而在于读者对文

学作品的先在经验”[4]。姚斯在接受美学理论中对“文学的历史性”的探讨主要强调读者主体的历史性，

但姚斯也并未忽视文学的创作以及文学作品本身的历史性。他认为文学作品从旧有的文学系统重脱胎而

来，而社会发展的历史环境构成了读者期待视野的一个维度[5]。 
回到悬疑类影视作品上，许多悬疑作品仅有故事，却没有注入具备真正现实主义内核的内容从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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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故事脱离历史环境，这样就难以达成“文学的历史性”，也就无法邀请读者进入“期待结构”。令人

耳目一新的是，《狂飙》在故事背景的选择上深深扎根真实的社会环境，具体则体现在生活空间与社会

空间两个维度，从而使得作品不仅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也将故事投射到社会现实中，折射出对社会

问题的反思。 

2.1. 生活空间的刻画：勾勒烟火图景符合“先在经验” 

《狂飙》希望达成的“先在经验”首先体现在以百姓生活的微观视角入手，勾画出具有烟火气息的

生活图景，从而符合观众的“先在经验”，在此前提下，作品才能进一步“召唤”观众。《狂飙》通过

对“审讯室”“旧厂街”“鱼档”“高启强家”等鲜明建筑空间的描绘，试图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

生活场景进行影像化的熟悉感处理，从而在这些再造的空间中进行叙事。高启强生活中的大部分日常生

活场景既有当地的人情世故，也有底层摊贩们彼此往来的人情关系，后厂街及菜市场就是导演着重刻画

的重要生活空间。由此可看出，再造建筑空间一方面为整个叙事搭建了中国最为传统的人情关系网络，

另一方面使得他所生活的地盘成为贫富差距这一严肃社会话题的对比与参照。对创作者而言，“底层”

的再现不仅是在居住空间地理布局上的差异，而且还要加入电视剧空间搭建起来的与身份尊严相关的叙

事元素，这样才能完整的展现底层的样貌。 
黑化前的高启强身份卑微、在唐家兄弟面前没有尊严，低三下四的求他，而弟弟高启盛也因为家庭

条件自卑。此时，生活空间在该剧中成为界定身份、财富、地位的重要意向和隐形标签。作品对底层生

活空间的刻画能够使观众在观看心理上产生熟悉感，形成一种“不是在拍他们的生活，而是在拍‘我’

的生活”的心理镜像，从而达成与观众“先在经验”的契合。 

2.2. 社会空间的穿插：复刻真实事件达成“文学的历史性” 

姚斯十分强调作品与历史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脱离其文学系统自身的历史性

演变，亦不应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语言，而“应在与社会条件的过程性联系中理解”。优秀的影

视作品能够通过映射时代背景，将时代精神通过影像化语言进行传达，从而达成作品与历史社会环境的

互动，进而达成“文学的历史性”。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圈，也离不开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剧本创作要将人物故事放置在时代背景下，使故事与意识形态话语缝合，最终在其中窥见

人物在大环境下命运抉择的艰难。往往一个人背离他原先的信仰以及想要跨越他自己的阶层，都绕不开

时代的发展。 
《狂飙》是一部凸显真实性与现实性的影视作品，剧中涉及的案件大多来自真实的社会事件和社会

民生新闻。高启强攀爬上强盛集团后，在接手莽村拆迁项目后，他在执行过程中，采用的恐吓、暴力、

绑架等恶劣行为与“四川特大黑社会头目刘汉”案如出一辙；供电局副局长杨建自甘堕落沦为黑恶势力

的保护伞后，他不仅利用自己职权垄断并控制了京海市的整个供电系统，而且谋取私利收受大额贿赂。

此种行为也能在现实中找到真实案件的缩影，那就是哈尔滨“电霸李氏三兄弟”一案，此外“强盛小灵

通专卖店”等也勾起了许多观众的回忆。剧中一波一波的案件都能在现实中找到源头，全剧以现实为模

本，临摹了真实案件发生的场景，让人观看后触目惊心的同时又能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最

终明白国家扫黑除恶的决心以及意义，《狂飙》也由此达成了“文学的历史性”。 

3. 群像叙事达成“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姚斯接受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尧斯结合了伽达默尔多次提及的“视野”和存在主

义创始人海德格尔多次使用的“视野”，将其重构改造为了“期待视野”。在姚斯看来，期待视野是读

者在阅读之前的一种潜在的对作品意义的期待。当读者阅读文本时，这种期待视野能“唤醒对已读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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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回忆，把读者带进一定的感情状态，并随着作品的开端引起对‘中间和结尾’的各种期待”[6]。
它既使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成为可能，又要求作品具备一定的欣赏价值。姚斯将“期待视野”的期待满足

分为“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 
《狂飙》中对于期待视野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人物及人物行为的刻画上。大多数的刑侦剧和悬疑剧

都注重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即正面形象的塑造，并且都秉持着正反两派势不两立的两极营垒。《狂飙》

却并没有走类似的路线，反而在剧中大篇幅地铺垫反面人物，并且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没有千篇一律的

脸谱化人物形象，而是把每个个体都书写成有血有肉、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立体化的人。哪怕是一闪而过

的配角，创作者也在努力挖掘他的特点，结合故事情节让他们有剧中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高光点、名场面。

正因如此，观众才不会因为人物群像而混淆人物和理不清人物关系。例如徐江有凶狠的一面但也有幽默

的一面。正面人物上也没有遵循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有大量的一线干警的身影。这种正反两派的集体主

义和群像叙事，让观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具体人，也能够在多方面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元。这种人物塑

造上的突破一是将本土化价值理念与创作意识进行类型人物的塑造；二是以“祛理想化”的方式将人物

拉回现实，从而能让观众真正的认同角色。 

3.1. 定向期待：坚守信念的英雄人物 

谢林霞认为，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有胡塞尔的现象学、英伽登的美学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7]。
陈玲玲认为接受主体“期待视野”的建构是两极彼此“双向”建构的过程，也就是认识心理图式中的“同

化”与“顺应”彼此更迭，由旧的平衡向新的平衡不断建构的过程[8]。观众在看《狂飙》时会产生期待

视野。例如安欣的警察身份，作为正义和公平的守护者和执行者，他一身正气，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面

前恪守底线。即便曾经最信任的师傅背离共同的信仰，即便战友也在破案过程中牺牲，但他依旧没有动

摇，坚持要将以高启强为代表的犯罪团伙捉拿归案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安欣的角色是符合观众对警

察身份以及职责的想象的，他身上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也有整个警察群体的共同烙印。安欣的坚守，

也让观众的信念与理想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寄托之处。 

3.2. 创新期待：冲破二元对立的角色安排 

好的作品不仅能够预测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还能够让受众由定向期待走向创新期待。本剧为观众

设下的创新期待体现于倒叙，吸引观众思考为何高启强由一个被人欺负的小鱼贩一步步成为犯罪集团头

目。传统警匪剧大多采用单向叙事手法，旨在歌颂一线警察如何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最终将犯罪分子

捉拿归案。意在强调警察抓捕的困难、犯罪分子的狡猾，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叙事。《狂飙》一改过往的

叙事结构，通过警察与犯罪集团的双向叙事，一视同仁正反两派角色的篇幅，让警察这一身份脱离了原

来这一社会职业所具备的光环，也让反面人物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坏人。《狂飙》由果推因的倒叙方式，

以及将“好人如何变成坏人”这一叙事框架结合起来，很好的解决了对真实过程的展现，以及对人物全

面立体化的塑造。 
法治的前提是对人性败坏的假设，人性的幽暗不仅需要外在的法律制约，还需要内在的德行约束，

更需要信念的源力。人性的堕落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外部环境不公正和内心信念的不坚定的情况下，

人性发生扭曲，从而走上不归路。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恶的“海德先生”和一个善的“杰基尔博士”。

无论是谁都会遭遇内心的撕扯，每当你想行善时，就有一种力量牵扯着你，让你作恶。 
剧中的高启强并不是一开始就恶，而是有一个逐渐“变恶”的过程。当他勤勤奋奋、兢兢业业卖鱼，

只想供养弟弟妹妹读书时，他需要面临摊位随时被不公的调换以及卫生费的不定期上交，这些弥漫在他

周围的有形和无形暴力是驱使他走向深渊的导火索。所有的不公都会让普通老百姓误以为，普通人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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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只能通过不当的手段。而他们一旦有机会能够尝到权力能够谋利，并且实现身份的跳级跃升时，他

们向往权力的欲望就会被点燃，并且越燃越大。安欣身份的优势让高启强初尝到权力的好处，而“买凶

杀人”后高额的报酬更是让他被钱蒙蔽双眼。其实他是有机会止步深渊的，如果他能在发现并不是自己

害死徐雷时及时报案，那么他还能及时回头。但是该剧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人性复杂的铺垫，一切都能

找到人物为什么变坏的痕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高启强不是穷凶极恶的恶，而是为了生存保护自己伪装

起来的恶。 

4. 情感叙事完成“体验建构”：破案追踪叩问道德反思 

陈长利认为，真正能够将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含义与其他理论区别开来的，是期待视野在“先在结

构”与“体验建构”中“互动生成”的思想，“体验建构”将使“先在结构”不断加以现实化，并不断

注人新的动力、源泉和质素[9]。与近年来可与之媲美的悬疑小说改编《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

《猎罪图鉴》相比较，《狂飙》依然是一部社会派改编小说，相较于注重对案件推理的本格派小说，社

会派小说更倾向于窥探和关照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所以社会派小说更在乎道德层面的反思。 
安欣的家世身份与李响和陆杨相比不是普通人，但也没有神化他的形象，而是有柔情的一面。安欣

会对高启强的表示有分寸的关心，这种关心尺度把握有当，并没有越界，这保障了两人关系的泾渭分明。

整部剧有安欣与高启强之间的惺惺相惜的友情、有与李响生死过命的战友情、有高家兄弟姐妹之间的亲

情、有安欣的爱情、高启强和陈书婷的爱情。这些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让整部剧的人物都富有浓郁的人

文气息，表明他们都是有爱恨纠缠的普通人。虽然反派人物作恶多端，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情感。高启

强在外凶狠手上沾满鲜血，但不会把“脏事”带进家里，对老婆温柔、言听计从。这些表现都让观众对

这一人物产生痛恨和怜悯的双重心理，甚至替他惋惜。因为观众对他一路走来的历程太过清晰，也太能

同情他在当时的时代境遇下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但这都不能美化他所犯下的罪行，我们都要清醒的意识

到，正义的始终是正义的，违法犯罪没有任何借口。当然，也是这种矛盾的撕扯让观众代入感强烈，产

生移情效应，对反派人物在某些层面有共情。毕竟人无完人，都陷入过无数次良知的追问与正义坚持的

两难境地。 

5. 余论 

《狂飙》通过作品与历史社会环境的互动完成对观众“先在经验”的召唤与“文学的历史性”的建

设，利用对主角安欣的塑造达成定向期待，对高启强与其他群像的叙事完成创新期待。利用丰富的情感

叙事完成体验建构。它以三段式的叙事结构将长达二十年盘踞在京海的犯罪集团如何发家以及如何腐蚀

当地公权力的过程娓娓道来，整个故事结构大张大合、起承转落，为观众呈现环环相扣的剧情，并且在

针锋相对中掺杂了人性之美的正反角力。从生活细微处和微观普通人物切入，为观众呈上深具现实意义

的高品质作品。该剧既有对现实问题的拷问也有对人性的反思。虽然最后的结局被观众赋上“烂尾”的

标签，但从整体故事架构和价值理念上来看，能让观众发自内心地为剧中扫黑除恶英雄们的正气所激荡，

达到正本清源，还社会以公平正义、浩然正气的创作目的，已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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